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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科学与文学关联的角度关注“人类学写作”问题，讨论写作的人类性和人类写作性；提出“人类学写

作”就是人类自我认知的文本呈现，是人类文化的“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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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本届年会的命题作文之一。正如之前介绍的，酝酿这个话题已有很
长时间了， 目的是想对中国文学人类学做一点学理上的推进。 本次会议选择
“人类学写作”算是一个既新也旧的思考。不过，正如在第一天发言时就有学者
站出来质疑的那样，这同时又是个有争议的话题。 在本文有限的篇幅里，我将
此分为三层来谈，希望为大家的进一步讨论提供一个起点。

问题一：何谓“人类学写作”？

这是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不然就无法继续展开相关的讨论。 在我看来，
在众多乃至可以说是无限的可能话题里，选择什么样的问题来思考，本身就有
了学术和实践的重要意义。每一个问题的提出，其实就包含了提问者特定的原
因、意图和目标，余下的则要看学界和社会是否对此认可和参与。
什么是人类学写作？ 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我想先从人类

学的角度进入。 在本次会上，有学者认为不存在人类学写作，这是用既定的文
学分类和标准来做的界定。我认为这体现了一种明显的学科偏见。在此我要强
调的双向的视野和认同，即一方面面对文学写作的人类学性，同时关注人类学
的文学性；而使二者得以关联的媒介、桥梁或平台是什么呢？正是写作。在这意
义上，可以说，人类学写作就是具有人类学性的书写或表达。
阐释这个问题需要回到写作的人类学性。这是更广泛的问题。从古往今来

的普遍特性看，写作或表达是人类生命的一种基本现象。 因此，这个问题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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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讲，即人类的写作性。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
里借用汉语的“写作”这个词，其实是可以替换的。
其可以是一种言说、表达或一种呈现。所以我们关
注的并不一定只是书面的东西， 也不受成品形式
的约束。也就是说，人类的写作性所呈现出来的可
以是岩画、雕塑、建筑、服饰，也可以是歌唱、仪式
或节日、祭典等等。 左右这些表现出来的成果，都
有一个内在的统一特征，我们叫它人类的写作性。
所以，“写作” 一词想表达的内容并非仅是字面上
的书写之意，而是指涉了更为广泛的层面和类型，
指涉着更深层的人类本性。 我想，在此意义上，可
以说不了解人类所具有的写作性，也就不了解人。
人是什么？ 人是有写作欲望和能力的动物。
由此，我们就回到了问题的最基本起点。这个

起点， 在彭兆荣教授的发言里已经讲到了。 他指
出，从人类学的观点看，要理解人类生活和文化，
就要有对比，比如说跟自然界和动物对比。 当然，
这样的对比也需要关联和区分。放眼世界，具有写
作性的物种非常少。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
以说，写作性是人类具有的基本特征。人类有表达
自己、 呈现自己并且通过写作认知和改变自身的
本性。因此，我认为写作的人类性和人类的写作性
是一个话题的两个方面。
把写作的人类性过渡到人类的写作性， 这里

面还要有很多内容需要辨析。 我想这里就简洁一
点，直接以“人类学写作”为题来解答。人类学写作
可以有很多定义，也可以有很多描述。 简单地讲，
人类学写作可以看作是“人类的自画像”。
人类具有的写作能力是十分独特的。 其可以

自己投射自己，自己照见自己，而且通过这种照见
和投射来叫“使人成人”。这一点，我在北京召开的
比较文学会上专门讲过。我的观点是：文学就是使
人成为人的文化方式②。 今天，我再将其进一步延
伸，试图从理论层面加以解释和说明，人类学写作
就是人类自我认知的一种文本呈现。 这就是我界
定的人类学写作。有了这个界定，我们便可以把它
的特征作若干的描述和概括。为此，我的方式是把
它分成两级：科学的和文学的，然后再从中找出一
系列的过渡性形态。借用刘俐俐教授的“过渡性文
本”说法，我认为，人类学最为看家的本领———“民
族志文本” 就是介于文学和科学之间的过渡性文
本，在它的两头，则分别呈现着另外两类，即“科
学”和“文学”的文本。

问题二：为何研究“人类学写作”？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人类学写作？ 这里有很多
讨论的可能性。从较宽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面对
的是 20 世纪以来人类知识的危机，以及面对危机
的各种挣扎、反抗和寻找。 在本届年会上，方克强
教授所讲“原始主义复归”就是对此危机的一种回
应［1］。 其他的回应还有很多，在福柯那里，则是从
根本上彻底解构人类知识的可能性。为什么呢？因
为知识后面是社会分层了的权力和暴力,将其揭穿
的话可能只能剩下虚幻。 在这样一个对人类知识
具有根本颠覆性的时代里， 被激发出来的反思和
讨论日益增多，“人类学写作”可视为其中之一。在
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我们的本届年会其实是回
到了原点， 通过人类写作性及写作的人类性来反
思与人类学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由此出发，才可理
解讨论人类学写作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进一步说，从学科的构成和表现来看，人类学

本身也具有写作性。 这个问题在人类学学科里的
反思里没有出现。 虽然从 20 世纪后半期开始，有
过对“表述危机”的论争，也有过《写文化》这样的
文集出现，但那仅涉及到现象的表面，没有揭示问
题的根本③，也就是“作为写作的人类学”。 我的另
一个推论是：不了解人类学的写作性，就不了解人
类学。 当然，这个问题可能提得比较大。 我的意图
是想提请注意： 到今天为止的人类学还没有反思
到这种程度， 今天的人类学还不是一个自觉的人
类学，还存在很大发展的可能性。
接下来，除了学科性的反思之外，还有一个问

题要问：什么是人类学的写作性？ 对此，我的理解
是，作为一门具有系统话语的学科，人类学也有自
己的写作性。 究其根本，那就是关于人的故事。 换
句话说，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人类学的初衷也是讲
述一个故事：人是什么。这才是“人类学写作”的关
键所在。 以我之见，所有人类学的文本，无论是科
学式的、民族志式的，还是文学式的，说穿了，最本
质的内容无外乎就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 这故事
是相对的，因为在人类学之前，已经有了《圣经》。
其中的“创世说”已把人的故事讲了一遍。 人类学
同《圣经》唱反调，要用“进化说”的观点重新说一
遍。 因此，进化论的人类学其实是《圣经》的倒影，
目的在于告诉大家：人并非上帝所造，我们不是来
自伊甸园……当然结合后来的学科传播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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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故事又有了突破和扩展。 除了其与哲学乃
至神学结合， 产生出哲学人类学及神学人类学对
此的再度改写外，又还在非西方的地区，如汉语世
界里，接触到诸如“盘古造人”、“女娲补天”以及
“阴阳和合”与“六道轮回”等与之不同的故事，于
是呈现出广义的人类学写作的多元交融和对话。
进入 21 世纪后的局面是，“人究竟是什么”、

人类“身在哪里”、“去向何方”等等，再次成为人类
学写作的核心和难题。 为了面对和回答这样的追
问，出现了两个方向的努力，一是叶舒宪提出的回
到前人类学叙事，也就是回到前文字时代，去看看
那时的境况和答案是什么④。 再就是提前观照未
来，预见一下人类将要步入的时代。电影《阿凡达》
就是后一种努力的体现之一。 其通过银幕展演的
形式，写作了预言式的人类新故事，结论是人类是
地球的破坏者和不被接收的宇宙难民［2］。
由此可见，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人类学写

作， 不仅仅是方法问题， 也不是文化或文本的问
题， 而已关涉到人类自我追问及整体前途的核心
和根本。

问题三：如何研究人类学写作

这个问题同样会见仁见智。 我在此做三个方
面的讨论。
第一， 研究人类学写作需要一个比较性的视

角。 这个比较的视角要求我们直面并摆脱汉语世
界的困境。 20 世纪以来，汉语世界几乎所有的人
文学科都必然地要做中外比较。为此，你不得不把
人类学写作化约为两个问题。第一是它的西方性。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原本不是中国问题。 从来源上
讲， 包括文学人类学在本土的植入， 都具有西方
性。本来要谈的话题并非仅限于中国或西方，而已
关涉人类整体；可一旦以人类学方式来谈，在它的
学科话语笼罩下，问题就表现得很西方了，于是就
让人觉得这是一个西学的问题。这是一个悖论：现
代中国人只能用受西方影响后的现代汉语来陈述

关于人类的普遍问题及其相关回答。所以，必须从
语词的表面跳出来，直面问题的原本。我们必须清
醒地认识到，研讨人类学写作问题，不是在争论中
西方学问或话语的高低对错， 而是以其中任何一
种可能的方式进入对人类整体历程与处境的思考

和回答。
回到本土， 讨论这个问题如何因汉语的承载

而表现为“中国问题”。简单的讲，讨论人类学写作
的中国问题， 就是要讨论如今从观念到实践无处
不在的“进化主义”。 而问题的由来又关涉到近代
以来的西学东渐，因此若要深入讨论，还得把视野
返回到中西间在有关“人类故事”上的百年遭遇。
如前所述，人类学写作的西方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我上面说过的，其在早期是以科学的“进化说”挑
战《圣经》的前叙事，重新讲述“猴子变人”。如若再
深入分析，其可以视为西学当中对“希腊传统”的
延伸。二者合在一起，也就是加上以《圣经》为代表
的希伯来传统，才构成西学整体。 在此意义上，进
化说故事的出现，才使西学既合二为一，又一分为
二。其中的合，表现为都在讲人的故事；分，则体现
在把这个故事说成不同的版本。结合历史，人类学
的版本是在文艺复兴之后， 被无神论者将源自希
腊传统的这一支整合为“启蒙叙事”的产物。 其中
最突出的“故事讲述人”（storyteller）就是达尔文和
他的同道及追随者。 他们的成果在学科上即表现
为人类学叙事。这样的叙事演变到后来，就派生出
影响世界的人类社会五形态说及延续至今的 “进
化主义”。人类学故事告诉我们人怎样从低级的动
物形态，不断演变到高级的文明形态，直至指向一
个在今天看来前途未卜、充满危机、自我毁灭的人
类图像。这是西方的故事和话题，也是影响近代中
国叙事的原型。
人类学写作在中国也有两种， 一个古， 一个

今。 今天的现代类型，是在近代西学东渐之后，汉
语世界模仿和复制了西方的人类学写作， 就是科
学的民族志和观念上的进化主义， 开始用汉语讲
华夏的祖先并非炎黄， 而是生活在山顶洞里的北
京猿人。 “北京猿人”进入现代中国的整体故事，使
得国人把对自己来源和身份的认知与想象放置到

远离《史记》与《山海经》叙事之外的新场域之中，
从而开始接受“蒙古人种”、“东亚”以及“封建社
会”、“发展中国家”一类的界定与对比。
这是近代中国最根本和最主要的人类学写

作。作为一个影响各个方面的故事，它在向汉语世
界的成员宣告：什么是中国人呢？中国人就是从原
始社会迈向共产主义的路途中的人类分支。 从近
代以来， 可以说所有的相关叙事都围绕着这个故
事展开，其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意识形态，其
他的所有话语，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文学、
艺术的，都不过是此故事的延续或改编。 同时，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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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根本，这个近代中国的人类故事，实际上不过是
其西学原版的引进和植入。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如今的中国，还存在流传至今的另

外一个类型，那就是关于人类故事的本土类型。该
类型可分为两种，一个是汉语世界中的主流经典，
包括老庄、儒家和佛学；另一个非汉族群的多样传
统。 其中便包括了各种各样关于天，关于地，关于
人、自然、社会……的完整表述。 这便构成了人类
学故事不同的对比。 因此我才强调要用比较的视
野来看待人类学写作的西方问题和中国问题。
第二，需要关注人类学写作的双向维度，也就

是关注： ①做为符号的文本， 和②作为实践的表
述。 作为符号的文本是指，其可以是描写的、解释
的、 教科书式的人类学写作。 而作为实践性的表
述，则可以成为人类写作的社会文本。 在中国，其
不仅是关于人的描写，更是关于人的运动。历史唯
物主义等意识形态就是人类性写作的实践性文

本，它直接影响人类的社会行为。 另外，即便从实
践文本的角度来看， 非进化论的表述也在华夏的
周边影响着非汉族群的生活和传统， 使之在与自
然长期的相处中爱护自然、敬畏神灵，呈现出广义
人类学实践文本的多样形态。 因此要由两个系统
去看待人类学写作在中国的多样呈现。
第三，讨论人类学写作，还将涉及对学科的整

体还原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不赞同人类学
的四分法，即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文化人类
学和语言人类学；提出回向其三分式的整体即：生
物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哲学人类学［3］。 由此出发
再来思考人类学写作的话， 问题就能得到较明晰
的解答。也就是可以看出三者的特点都是讲述“人
的故事”， 只不过因各自强调的角度和重点不同，
从而形成了有机的互补。
由此，我们还可获得另外的收获：为文学人类

学寻找恰当的位置。是什么呢？首先，从狭义讲，其
包含在文化的人类学之中， 关注和处理的是民族
志表述问题。其次，从写作的人类性和人类的写作
性来看，文学人类学的位置在哪里？应该在整体人
类学的三分结构之间或之外。 它要讨论和思考的
是“人类故事”的由来与功能，也就是从根本上反
思并参与“人类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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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ropology Writing: the Juxtaposition and Compatibility of
Science and Literature

XU Xin-jian
(Institute of Mass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kes a concern of “anthropology writing” from the relevance of science and literature, and analyzes

the humanity of writing and anthropology writing, and puts forward that “anthropology writing” is the text display of human

ego cognition and the “self-portrait” of huma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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